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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開放海外貿易兩千年

*黃啟臣，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澳門史專家。

明清以澳門為轉運港

本文叙述廣東（以廣州為中心）自漢朝至今天對外開放海外貿易的興起和持續發展兩千多年且

經久不衰的歷史軌跡，說明今天廣東之成為中國開放改革前沿地、對外貿易居全國首位、經濟發展

欣欣向榮，乃歷史發展之必然。東西南三面臨海的海洋大省廣東，以其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有史

以來一直開放海外貿易兩千多年，經久不衰；省會廣州一直是中國開放海外貿易的中心市場和出口

港，享有“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的美譽，聞名全球。本文擬就以廣州為中心的廣東開放海外貿

易兩千多年的歷史軌跡作一探索，以為今天廣東的改革開放更上一層樓提供歷史借鑒。

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

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

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

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

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

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

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

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

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

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

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2）

從這條史料，可知漢武帝派譯使率領的船隊從

邊境的港口日南（今越南峴港）、徐聞、合浦（今廣

西合浦縣）出發，船行約五月，到都元國（今越南南

圻一帶）；又船行約四月，到邑盧沒國（今泰國華富

里）；又船行約二十餘日，到諶離國（指暹羅古都佛

統）；棄船步行十多天，到夫甘都盧國（今緬甸蒲甘

地區）；自夫甘都盧國船行二月餘，到黃支國（今印

漢代廣東海外貿易的興起

據《竹書紀年》一書記載，在春秋戰國時代（前

770- 前 221），處於“百越之地”的番禺，已有木船

出海航行了。秦始皇統一嶺南後，番禺已成為

“犀、象齒、翡翠、珠璣”的集散地。正如著名史學

家呂思勉研究指出：“《史記．貨殖列傳》言番禺為

珠璣、犀、玳瑁、菓、布之湊。此語非指漢時，可

見陸梁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至交（州）廣（州）

者矣。”（1）這可以說是廣東開放海外貿易的萌芽。

而嚴格意義的包含有進出口業務的海外貿易，

則應是漢武帝元鼎五年（前 112）平定南越之後，於

元封元年至後元二年（前 110-87年）期間，組織派

遣船隊，攜帶黃金、雜繒（絲綢）從廣東最南端的徐

聞、合浦出海貿易開始。《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

志》有詳細的記載：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

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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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東 岸 建 志 補 羅 ） 。 黃 支 之 南 到 已 程 不 國

（Sihadvipa，今斯里蘭卡），整條航線全程約 3500-

5300海里。

當時漢武帝的船隊，由關中漢水南下到長江，

入洞庭湖，然後溯湘江，經靈渠入西江至蒼梧（今

梧州、封開）；然後分兩路南下：一路順水到今德

慶南江口，入南江（今羅定江）到信宜，過鑒江而陸

運到徐聞出海；一路溯西江上到藤縣經北流江，經

平陸運河至玉林的南流江到合浦的三汊港出海。此

正如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所說：“那時，海路

交通的重要都會是番禺。船舶的出發站則是合浦郡

的徐聞縣。”（3）

到了東漢時期，印度、大秦（東羅馬）的商人直

接來到廣東貿易了。史稱：

桓帝時，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國，皆由

南海重譯貢獻，而番賈自此充斥揚、粵矣。（4）

由此可知，“中國與羅馬等西方國家之海上貿

易，要以廣州為終止點；蓋自紀元3世紀以前，廣州

即已成為海上貿易之要衝。”（5）這說明桓帝時（147-

167），廣東到亞洲和歐洲國家的東西方貿易航線已

經形成了。

當時從廣東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絲綢、陶器、

青銅器、黃金等；進口商品則有犀角、象齒、玳

瑁、珊瑚、瑪瑙、水晶、香料等。從徐聞、合浦、

廣州出土的文物中，都可以看到這種進口商品的樣

品，現擺在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博物館、湛江市博

物館、合浦縣博物館內展覽，供人們鑒賞和研究。

魏晉南北朝廣東海外貿易的初步發展

建安十五年（210），孫權派鄱陽湖太守步騭為

交州刺史，二十二年（217）步騭將交州治所從廣信

（今梧州、封開）遷至番禺建立城郭。黃武五年

（226），作為州一級行政建置，廣州正式命名。從

此拉開了以廣州首航的廣東海外貿易序幕。史稱：

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騰侯作鎮南

方，（⋯⋯）大秦國奉獻琛，來經於廣〔州〕。

眾寶既麗，火布尤奇。（6）

這裡所記的“經於廣”，即經廣州。可見廣州已成為

西晉海外貿易的直接進出海港口了。

到了東晉，印度洋沿岸及東南亞國家直接來廣

州貿易者不斷增加，《晉書》記載：

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

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

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

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

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7）

這條史料說明，廣州在東晉太元三年（378）時已有

不少外國商人來貿易，甚至違反政府規定偷運銅鼓

出口。雖然此事引起政府的注意且嚴禁之，但貿易

航線畢竟是打通了。

到了義熙八年（412），曾經從陸路去印度取佛經

的法顯從獅子國（斯里蘭卡）回國，也計劃在廣州登

陸。可惜因途中遇“暴風黑雨”，而漂流到今天的青

島才登陸上岸。他所寫的《佛國記》一書中說，中國

商人從廣州到南海諸國貿易非常發達；3世紀到達檳

榔嶼；4世紀到達鍚蘭；5世紀到達亞丁，取得波斯及

美索不達米亞的商權。這一時期，來廣州貿易的國家

和地區有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

盤盤（今泰國南部索叻他尼灣一帶）、丹丹（今馬來

半島）、干 利（今馬來半島吉打）、狼牙修國（今

泰國南部北大年一帶）、婆利（今爪哇東之巴厘島）、

中天竺（今印度恆河流域一帶）；獅子國（今斯里蘭

卡）、金鄰（今馬來半島彭亨）；訶羅陀（今印尼的蘇

門答臘島）、大秦（東羅馬）、罽賓（Kasmira，今喀

什米爾的斯利加附近）等十五個國家和地區。可見此時

以廣州為中心的廣東海外貿易已初步發展起來了。

這個時期從廣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絲、綾、絹

等絲織物；進口商品有珍珠、香藥、翡翠、金銀寶

器、金剛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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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廣東海外貿易的繁盛

隋唐五代（581-960）時期，政府堅持實行開放

海外貿易政策，除了政府積極發展海外貿易外，亦

允許私人出海貿易。大業三年（607）十月，隋煬帝

派遣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自廣州出發泛

南海訪問赤土國（今馬來西亞半島西岸吉打）並進行

貿易。史稱：

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

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

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

五千緞，以賜赤土王。（8）

迄至唐代，更全面開放海外貿易，北自登、萊，

南至交、廣，開展對高麗、新羅、日本、東南亞、印

度、波斯等國家貿易，而以南海道為主，特別是以

“廣州通海夷道”的貿易最為重要。據《新唐書》卷四

十三下〈地理志下〉記載，該航道具體走向為：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今廣東深

圳南頭），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

東北海域七洲列島）。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

東南海域獨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

（今越南峴港東南占婆島），山在環王國（今越南

中南部）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

越南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門毒國（今越南歸

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國（今越南芽莊）。又

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兩日

行，到軍突弄山（今越南昆侖山）。又五日行，

至海硤（今馬六甲海峽），蕃人謂之“質”，南

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今馬來西亞南端），南

岸則佛逝國（今印尼蘇門答臘東南部舊港）。佛

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今印尼爪哇），

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國

（印尼蘇門答臘東北岸 Brouwers〔伯勞威斯〕），

在佛逝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鈔暴，乘舶者畏憚

之。其北岸則箇羅國（今馬來西亞吉打）。箇羅

西則哥谷羅國（今泰國克拉地峽西南）。又從葛

葛僧祇四五日行，至勝鄧洲（今印尼蘇門答臘日

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今印尼蘇門

答臘婆羅師島）。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今

印度尼科巴群島）。又北四日行，至獅子國（今

斯里蘭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今印度南部）大

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經沒來國（今印度西部闊

倫），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經十餘小國，至

婆羅門（今印度）西鏡。又西北二日行，至拔

國（今印度孟買附近洛奇）。又十日行，經天竺

西境小國五，至提 國（今巴基斯坦卡拉奇），

其國有彌蘭太河，一曰新頭河，自北渤崑國來，

西流至提 國北，入於海。又自提 國西二十日

行，經小國二十餘，至提羅盧和國（今伊朗阿巴

丹附近），一曰羅和異國，國人於海中立華表，

夜則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

至烏剌國（今伊拉克奧波拉），乃大食國之弗利

剌河，南入於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羅國（今

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鎮也。又西北陸行千

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今伊拉克巴格達）。

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皆緣海

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

三蘭國（今坦桑尼亞桑吉巴）。自三蘭國正北二十

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今葉門席赫爾）。又

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今阿曼

馬斯喀特西南），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

小國六七，至沒巽國（今阿曼蘇哈爾）。又西北十

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 磨難國（今巴林）。

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東岸路合。（9）

賈耽在這裡詳細記述了“廣州通海夷道”所經

過的近百個國家和地區，以及航程所需要的時間。

當時的外國資料也有類似記載。 9世紀中葉（唐宣

宗大中年間），阿拉伯地理學者伊本‧胡爾達茲比

（Ibn-Khordâhbeh）著《道程及郡國志》（1865年

Barbier  de  Meynard  譯為法文本：Le l ivre  des

routes et des provinces）。 1865年，各布羅姆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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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中國的伊斯蘭教》，以及蘇萊曼（Suleiman）於

815年寫成的《東遊記》等書所記從波斯來廣州的

航程，與賈耽所記的“廣州通海夷道”去程航線基

本上一致。（10）

以上就是中外史籍記述的唐代從廣州起航直到

波斯灣、東非和歐洲的海上貿易航線，全長 14,000

公里（計廣州至巴士拉約 10,040公里，巴士拉至馬

斯喀特約 1,200公里，馬斯喀特至桑吉巴約 3,452公

里），現代縮短為 10,320公里。這是 16世紀以前世

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標誌着廣東海外貿易的蓬勃

發展，顯示廣州成為當時中國海外貿易的最大港

口。亞洲、非洲和歐洲各國的商人紛至沓來廣州進

行貿易。史稱大曆五年（770）來廣州貿易的外國商

船“乃四千餘舵”（11）。杜甫在〈送重表侄王砅評使

南海〉一詩中云：“番禺領親賢，籌運神功操。大夫出

盧宋，寶貝體脂膏。洞主降接武，海湖舶千艘。”（12）

其中有南海舶、番舶、西南夷舶、波斯舶、昆侖

舶、西域舶、蠻舶、南蕃海舶、波羅門舶、獅子國

舶等商船，使珠江河面呈現出一派“大舶參天”、

“萬舶爭先”的興旺景象。誠如劉禹錫詩云：“連天

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13）

其時來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不下一百個，如

柳宗元所記：“由琉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

環水而國以百數。”（14）咸通十一年（870），到廣州

貿易的外國商人達到十二萬之多。開元時期一年之

中來往流動於廣州的客商竟達八十多萬人次。（15）其

中以形成橫跨歐、亞、非洲大帝國的大食（阿拉伯）

商人為多，且建立蕃坊司，設置蕃長進行管理。又

在廣州建立我國最早類似海關性質的管理機構和官

員  　 市舶使院和市舶使，管理海外貿易，徵收

“舶腳”（船舶進口稅）。

當時從廣州出口的商品有絲織品、瓷器、鐵

器、銅錢、紙張、金、銀等，其中以絲織品為最大

宗；進口商品有珠貝、象牙、犀角、紫檀木、香藥

等，以香藥為大宗。史稱：“外國之貨日至，珠、

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16）

由此可以看出，廣州在唐代不僅是中國海外貿易的第

一大港，也是世界著名的貿易大港。

宋代廣東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

兩宋政府仍然推行開放海外貿易的政策，而且

一改唐代坐等外商前來貿易的被動策略，採取主動

走出海外貿易的措施。北宋雍熙四年（987），宋政

府特派內侍八人，分為四綱（隊）從廣州出發，前往

南海諸國招商貿易。宋真宗還特派“中使”到廣州設

宴慰勞能招引海舶貿易的廣東地方官吏。因此，中

外商人紛紛從廣州進出，沿着唐代的“廣州通海夷

道”往來貿易。如北宋“（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

廣州，（⋯⋯）凡大食、古邏、闍婆、占城、渤泥、

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17）。大中祥符九年

（1016）“海外蕃國貢方物至廣州者（⋯⋯）大食、注

輦、三佛齊、闍婆等國勿過二十人；占城、丹流

眉、渤泥、古邏、摩迦等國勿過十人”（18）。兩宋

時，到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又大為增加，據成書

於寶慶元年（1226）趙汝適著《諸蕃志》和《宋史》、

《宋會要輯稿》、《文昌雜錄》等書所載，宋代來廣

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

（今越南中南部）、暹羅（泰國北部）、蒲甘（緬甸

中部），蓬豐（今馬來西亞彭亨一帶）、闍婆（今印

尼爪哇中部北部一帶）、故邏（今印度西南岸奎

隆）、麻逸（菲律賓民都洛）、細蘭（斯里蘭卡）、

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麥加）、勿斯里（埃及）、層拔

（今索馬里以南一帶）、大食（阿拉伯）、勿巡（今

阿曼東北部哈德角西岸之蘇哈爾）、陀羅離（今伊朗

西北部大不里士）、大秦（東羅馬，包括今土耳其、

叙利亞一帶）等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各個國家和地區每次遣使來訪均以其方物帶到

廣州，以朝貢方式換取中國的絲綢、瓷、漆器等傳

統產品。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商人來廣州貿易者

也不乏其人。天禧三年（1019）供應使侍其旭說“廣

州多蕃漢大商”（19）。紹興元年（1131）廣州市舶司

官員向宋朝廷報告大食商人來廣州貿易情形：

大食人使蒲亞里所進大象牙二百九株，大

犀三五株，在廣州市舶庫收管。緣前件象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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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五七十斤以上，依市舶條例，每斤價錢二貫

六百文九十四陌，均用本錢五萬餘貫文省。欲

望詳酌，如數日稍多，行在難以變轉，即乞指

揮起發一半，令本司委官秤估，將一半就便搭

息出賣，取錢添同給還蒲亞里本錢。（20）

　　由此可知，僅僅一個商人的一次進貨，就使得

廣州市舶司難以支付貨款，需要拍賣一半貨物才能

付給蒲亞里本錢，足見其在廣州貿易額之大。正因

為廣州生意有利可賺，許多外商索性攜帶家屬來此居

住經商。景祐二年（1035）十月九日，廣南東路轉運

使鄭載言“每年多有蕃客帶妻兒過廣州居住”（21）。許

多外商在廣州貿易獲利甚多成為富翁，例如至道元

年（995），阿拉伯“番商辛押陀羅者，居廣州數十

年矣，家資數百萬緡”（22），其中又以蒲姓商人最富

有。史稱：

番禺（廣州）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

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使者方務

招徠，以阜國計，且以非吾國人，不之問。故

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

其揮金如糞土，輿皁無遺，珠璣香貝，狼籍坐

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23）

這些外商不僅在廣州經營海外貿易，而且還經營廣

州與中國內地的貿易。他們還把從海外輸入廣州的

貨物轉販到內地，特別是販運到當時最大的消費中

心京師汴梁（開封）去。例如崇寧三年（1104），廣

南路提舉市舶司報奏：

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

大食諸國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24）

從上所述，不難看出，宋代來廣州貿易的外國

商人是不勝枚舉的，可謂“萬國衣冠，絡繹不絕”。

鑒於外商越來越多，在慶曆年間（1041-1048），在

內城文明門內設立“蕃市”，方便外商出售貨物。宋

朝政府與唐代政府一樣，在今廣州光塔街一帶設置

“番坊”，給外商居住。據估計當時外商與漢人雜居

者達數萬家之多。

與此同時，宋朝政府也不斷派船從廣州航海到

世界各國去經營貿易。崇寧五年（1106），“廣州市

舶司舊來發舶往南蕃諸國博易回” （25）；而商人從廣

州出海貿易者更不乏其人，如“慶曆元年九月，廣

東商人邵保見軍賊鄂鄰百餘人在占城”（26），熙寧九

年（1076）二月，“廣南人因商賈至交趾”（27）。成

書於紹興二十三年（1153）的《地理書》作者愛德利

奚（Edrisi）也記述：

中國商船常至印度巴羅赫（Baroch）、印度

斯河口、亞丁及幼發拉底河口諸處。自中國販

來鐵、刀劍、鮫革、絲綢、天鵝絨以及各種植

物紡織品。（28）

由此可知，宋代廣州海外貿易比唐代又前進了一

步。唐代從廣州出發西行的中國商船最遠到波斯灣

一帶，宋代則遠至亞丁（Aden），接近非洲了。

宋代海外貿易以廣州、杭州、明州三港口最為

重要，計三港佔全國海外貿易的 80-90%，其中又

以廣州居首位。北宋“崇寧初，三路（廣東、福

建、兩浙）各置提舉市舶司，三方唯廣最盛”（29）。

熙寧十年（1077），廣州、明州、杭州三港口所收

購的乳香，亦以廣州最多。據畢衍《中書備對》所

記：

《備對》所言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

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內明州所收惟四千

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

廣州收者則有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

雖三處置司，實祇廣州最盛也。（30）

按此計算，明、杭兩港收買的乳香共 5,376斤，而

廣州則有 348,673斤，佔三港總數的 98%強，足見

廣州海外貿易地位的舉足輕重。廣州海外貿易稅

收自然也就最多。建炎四年（1130）二月二十六

日，尚書省報告：“廣州司舶庫逐日收支寶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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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浩瀚。”南宋紹興二年（1132），廣州市舶官員

還說：“廣州自祖宗以來，興置市舶，收課入倍

於他路。”（31）據統計，北宋時廣州的市舶收入達

到四十至七十萬緡；南宋初中期，每年收約一百

二十萬緡。（32）祇是到了南宋末年，廣州和泉州的

收入才日趨平衡。

元代廣東海外貿易的演變

南宋末年至元初，廣州雖然保持中國開放海外

貿易第一大港的地位，但卻面臨泉州的挑戰。元朝

中葉以降，隨著元朝社會經濟、政治偏向東南發

展，泉州逐漸取代廣州而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的第一

大港，於是廣州只好屈居第二了。但是廣東仍然是

中國海外貿易的大省，廣州仍不失為海外貿易繁榮

的港市，擁有經常性的廣州—占城、廣州—真臘、

廣州—三佛齊、廣州—爪哇、廣州—印度、廣州—

波斯灣等六條航線。外國商人仍然紛紛至沓來廣州

貿易。據陳大震著《南海志》一書所載，大德年間

（1297-1307）與廣州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大的

城市一百四十三個，佔元代全國“涉及國家和地區

二百二十餘個”（33）的 64%。這些主要城市是：

交趾國管下團山、吉柴兩個。

占城國管下坭越、鳥里、舊州等六個。

真臘國管下登流眉、蒲甘、羅斛國等五個。

暹邏國管下上水速孤底一個。

單馬令國（小西洋）管下日羅亭、達剌希、崧古

羅等十三個。

三佛齊國（小西洋）管下龍牙山、龍牙門、欖邦

等十七個。

東洋佛坭國（小東洋）管下麻里蘆、麻葉、蘇

錄、麻拿囉奴、文杜陵等九個。

單重布囉國（大東洋）管下論杜、三啞思、沙囉

溝、等二十五個

闍婆國（大東洋）管下孫絛、陀雜、白花灣等十

七個。

南毗馬八兒國管下細藍、伽一、勿里法丹等六

個。

大故藍國、差里也國、政期離國、胡荼辣國管

下盟哥魯、條 、靼拿等三十個。（34）

當時，中外商船雲集於廣州貿易，其數量之多

超過當時意大利。元中葉（1322-1328），意大利遊

歷家鄂多立克（Odoric）從君士坦丁堡起程來中國，

抵廣州登陸。他記述廣州的船舶數量說，辛迦蘭

（廣州）“是一個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該

城有數量極其龐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視為不足信。

確實，整個意大利都沒有這一個城的船隻多”。（35）

隨着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廣州仍然是聞名於

世的國際大商埠。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h）的

遊記中說：

秦克蘭（廣州）城者，世界大城中之一也。

市場優美，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能及。其間最

大者，莫於陶器物。由此商人能運磁（瓷）器至

中國各省及印度夜（也）門。（⋯⋯）城中有地

一段，回教徒所居也。其處有回教總寺及分

寺，有養育院，有市場。（36）

廣州對外貿易的繁榮，元末人孫蕡在《廣州歌》

詩中描繪得更加栩栩如生：

廣南富庶天下聞，四時風氣長如春。

（⋯⋯）閩姬越女顏如花，蠻歌野語聲咿啞。苛

峨大舶映雲日，賈客行家萬戶室。春風列屋豔

神僊，夜月滿江開管弦。良辰吉日天氣好，翡

翠明珠照煙島。（37）

可見元代廣州仍是一個中外商賈雲集海舶蟻聚、

珠寶珍奇香料異物堆積如山繁華的國際貿易大港。

明清廣東成為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葉，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

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

貿易，卻對廣東實行開放對外貿易的特殊政策。嘉靖

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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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市舶司”（38）。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銷江海關、

浙海關和閩海關，規定外國番商“將來祇許在廣東收

泊交易”（39）。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

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進行海外貿易的省區，廣

州一直是中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

“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

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40）。各國商人來中國貿易，

都結集到廣州進行，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市場和澳門

為中轉港的貿易全球化七條國際航線：

一、廣州 - 澳門 - 果阿 - 里斯本歐洲航線。

這是葡人於 1553年進入和租居澳門後開闢通往

歐洲的最長航線，全程為11,890海里。從廣州經澳門

出口的商品有生絲、各種顏色的細絲、綢緞、瓷器、

砂糖、中藥、手工制被單等，其中以生絲為最大宗。

由里斯本經澳門輸入廣州的商品有胡椒、蘇木、象

牙、檀香和銀子，其中以白銀為最大宗，僅 1585-

1591年經澳門運入廣州的白銀就達二十萬両之多。

二、廣州 - 澳門 - 長崎航線。

這是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後開闢的東方航線。

葡萄牙人到廣州購買中國的生絲、綢緞、砂糖、

鉛、棉線、中藥等商品運往長崎，其中以生絲為

最大宗，據統計， 1578-1638年，運往長崎的生絲

共 11,540擔，絲織物 21,000多擔。據統計， 1585-

1640年從長崎經澳門運入廣州購買中國商品的白銀

達 14,899,000両。（41）

三、廣州 - 澳門 - 馬尼拉 - 拉丁美洲航線。

這是萬曆三年（1575）開闢的新航線。由廣州經

澳門至馬尼拉中轉，過太平洋直達墨西哥的阿卡普

爾科（Acapulco）和秘魯的利馬（Lima），再往南

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巴西。從廣州經澳門運往拉丁美

洲的中國商品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從拉丁美洲

經馬尼拉運回澳門入廣州的商品有白銀、蘇木、蜂

蠟、墨西哥洋紅等，其中以白銀最多，據統計，

1 5 8 6 - 1 6 4 0 年，經澳門運入廣州的白銀達到

20,250,000比索。（42）

四、廣州 - 澳門 - 望加錫 - 帝汶航線。

這是廣州與東南亞國家貿易的老航線，明清時

期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當時葡人利用此航線主要是

到帝汶島購檀香經澳門運往廣州出售，然後購買中

國的生絲和絲織品經澳門運往世界各國。葡人在廣

州做檀香生意，利潤高達 150-200%。（43）

五、廣州 - 澳門 - 紐約航線。

這是由以美國丹涅爾．巴駕（Daniel Parker）為

首的一群紐約商人開闢的。他們合資購買一艘定名

為“中國皇后”（The Emperor of China）號的 300噸

木帆船，於 1784年 2月 22日從紐約啟航， 8月 23日

到達澳門，辦好入廣州港的手續，於 28日到達廣州

黃埔港，航程達 13,000英里。同年 12月返航，於次

年抵達紐約。從紐約運來的商品有 40多噸的花旗參

和一批皮貨、羽絨、棉花、胡椒等商品；從廣州採

購運回紐約的有絲綢、茶葉和瓷器等。美國商人從

中賺利30,721美元。這是中美直接貿易的開始。（44）

六、廣州 - 澳門 - 俄羅斯航線。

嘉慶八年（1803）5月，沙皇任命克魯任斯泰倫

為指揮官，率領“希望”號和“涅瓦”號兩艘艦船從

喀琅斯塔港啟航，橫過大西洋，於 1804年 7月繞南

美洲的合恩角進入太平洋，向西方向航行抵夏威

夷，再渡太平洋到馬尼拉，於 1805年 11月到達澳

門，因等待清政府批准諭旨，至 1806年 1月才得以

入廣州貿易。俄國商人運來價值19萬西班牙銀元的毛

皮貨在廣州銷售，然後購買價值11萬西班牙銀元的中

國茶葉、生絲等商品，於 2月 7日離開黃埔港返航。

從此，打開了廣州到俄羅斯的海上貿易商路。（45）

七、廣州 - 澳門 - 大洋洲航線。

嘉慶二十四年（1819），新到廣州貿易的英國商

人詹姆士‧孖地臣，在廣州購買了大量中國茶葉，

裝滿一艘名為“哈斯丁侯爵號（Marquis of Hastings）”

的船，從廣州起航經澳門開往新南威爾士的傑克遜

港（Port, Jackson）。至道光十年（1830），另一商人

威廉．查頓，在廣州購買了一批生絲和茶葉，用

“奧斯丁號（Austin）”三桅船裝運駛往大洋洲的賀巴

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當時，船從

大洋洲返航時，雖然“缺乏適當的回程貨”（46），但

畢竟開通了廣州到大洋洲的貿易航線。

於是，世界各國商人都會集到廣州做生意。

1 7 9 8 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 n d e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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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ungstedt）記述了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原

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

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

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

裡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

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

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

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裡。（47）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

年（1685-1757）的七十二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

美各國商船有 312艘（48）；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

年（1758-1838）有5,107艘（49），平均每年為63.8艘。

由於廣東是明清時期中國唯一合法進行海外貿

易的省區，全國從廣東（廣州）出口的商品約有 236

種之多，中手工業品有 1 3 7 種，佔總數的一半以

上。而手工業品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

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國由於受“價格革命” 的

衝擊，加上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日益蕭

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這些國家根本沒有甚麼民

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祇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

國購買貨物以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

無幾，大半均屬蕃銀”（50）， 1830年（道光十年）以

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時，白銀不斷地從

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 1553年

至 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輸入中國的白銀

達五億両以上。（51）1585-1640年，因中日貿易而輸

入中國的日本白銀達到 1489.9萬両。（52）

明清政府為了發展集中於廣州的海外貿易，除

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粵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

牙行，與民貿易”（53），以至後來發展成為專門從事

海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

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

況、不懂漢語以及不甚瞭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的制

度的情況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為外商與中

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仲介者，使貿易做得更活更好。

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

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於 1830年

（道光十年）對來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後得

出結論說：

外國商人對於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

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 1830年英國

下議院關於對華貿易的極為重要的審查委員會

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

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

容易。（54）

這麼一來，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廣州成

為商品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對外貿易呈現了一

片繁盛的景象，正如時人賦詩稱頌道：

廣州城郭天下雄，島夷鱗次居其中。

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羽緞哆哪絨。

碧眼蕃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

濠畔街連西解樓，洋貨如山紛雜處。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55）

鴉 片 戰 爭 ， 中 國 失 敗 。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1842），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之

後，中國開放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

五個港口為對外通商口岸，加上香港割讓給英國

等原因，因此外國商人不再集中在廣州做生意

了。於是廣州的海外貿易逐漸走下坡路，到咸豐

三年（1853），廣州在外貿上的第一大港的中心地

位為上海港所取代了。

雖然如此，廣州仍然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

港口，據統計，同治六年至光緒二十年（1 8 6 7 -

1894），廣州進出口貿易商品量值仍占全國各港

口進出口貿易商品量值的 10.04%。（56）至民國時，

1926年佔 10.1%；1949年增至 21.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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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後廣東海外貿易居全國前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1949年至1976年，

由於國際和國內人為的各種原因，廣東很難發揮它

的中國海外貿易第一和重要省份的歷史優越性，但

仍然是中國海外貿易最重要的省區，廣州仍然是中

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特別是 1957年 4月 25日中

央政府決定在廣州舉行春秋兩次出口商品交易會

後，廣東又重新獲得開放貿易的機遇，海外貿易蓬

勃發展，全省進出口貿易持續增長。據統計 1978年

為 15.9億美元；2000年增加至 1,701億美元，增長

107倍；2006年增至五千億美元。省會廣州的進出

口貿易也進入一個新階段，外貿出口額大幅度增

長。據統計， 1978年僅為 1.34億美元， 2000年已

突破一百億大關，2006年增至五百三十多億美元。廣

州港貿易的貨物吞吐量也年年增長， 1999年突破一億

噸大關，2004年增至二億噸，2006年增至3.02億噸，

居全國港口第三位，成為世界十大港口之一。（58）

綜上所述，廣東（以廣州為中心）開放海外貿易

二千多年的歷史地位是非常獨特的。與其它省區和

貿易港口相比較，有些古代貿易地區和港口雖然曾

經輝煌一時，到近現代就一蹶不振了；反之，有些

近現代崛起的省區和港口，則在古代歷史上默默無

聞。唯獨南海之濱的廣東省和省會廣州，從漢代延

續至今，上下兩千年間海外貿易持續發展歷久不

衰。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就是在

世界歷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所以，從某種程度上

說，一部中國海外貿易史，就寫在廣東（廣州）的記

清代廣州海珠砲臺（紙本水彩畫）　　錢納利繪於 19世紀 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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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上。當代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前沿，對外貿易

居全國首位，社會經濟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

象，不是偶然的，這是廣東開放海外貿易兩千多年

的歷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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